
初入海南师范大学执教新闻
学专业时，因为专业教师奇缺，因
此不得不客串多门专业课，其中
就有一门课叫做《副刊研究》。因
为地域接近性的缘故，自然就注
意到《海南日报》的“椰风”文学副
刊，然后还有后来的《海南周刊》。

既然是教学所需，难免会以
研究者的视角来打量《海南周
刊》。2008年，传统媒体已经逐渐
式微，不少副刊呈现颓败之势，当
然也有《人民日报·大地》《新民晚
报·夜明珠》《羊城晚报·花地》等
老牌副刊携几十年的品牌效应以
泰山压顶的姿态毫不退让。因
此，那个时候在我看来，《海南周
刊》的创办虽然彰显了《海南日
报》人迎难而上的勇气，彰显了他
们的理想与情怀，而且内容和形
式都能让人耳目一新，但究竟能
走多远难预料。

虽然当时用略带悲观的眼
光来预测《海南周刊》的命运，但
是它的诞生毕竟是海南文化界
的大事情，因此，“周一见”便成
了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每年的《副刊研究》课堂上，也
都会花上两节课的时间来对《海
南周刊》进行分析评点，当然免
不了会说些“站着说话不腰疼”
的话语，末了还会颇带悲壮地
说：说不准哪天《海南周刊》就淡
出我们的视线了，但是大家需要
记住它，因为它在海南文化记忆
和传承方面功不可没！

我当时的确太过悲观了。一
晃《海南周刊》就走过十年了。这
十年，传媒市场的变化进一步加
快，但是《海南周刊》的初心却从
未曾动摇过，步伐更加坚定，读者
的认可度也节节攀升，逐渐成为
海南文化的新名片。在自己的阅
读记忆中，它可谓是“一汪魔幻的
甘泉”。

作为一个综合类副刊，《海
南周刊》的确能够让人眼前一
亮。她既有新闻板块如热点、特
稿、人物、观察、对话等直接切入
海南乃至全国、全世界的热点事
件，体现了副刊也需要彰显的时
效性原则；同时还有地方文化板
块如史话、岁月、讲谭、艺术、海
之南等，体现了副刊生存所必须
具有的地域接近性原则；同时还
有生活板块如影视、乐活、行走、
悦读、收藏、美食、文苑等，体现
了副刊的年轻化时尚化原则。
我想，这三大原则正是保证《海
南周刊》立高行远的基本前提
吧。很长时间来，一些不了解实
情的人总是将海南视为“文化荒
漠”，我想，即便是“荒漠”，《海南
周刊》和《天涯》等也应当是荒漠
中的甘泉，而且是一汪魔幻的甘
泉！

今年是《海南周刊》创办十周
年，我想，自己作为一个传媒研究

者和资深读者，是否应该为她做
点什么。考虑良久，我让自己的
研究生以《海南周刊》为对象，以
十周年为契机，撰写硕士学位论
文，论文题目定为《海南文化记忆
的媒介呈现》。现在学生已经完
成学位论文的写作并顺利通过答
辩了。我希望，学术界对《海南周
刊》的关注和研究，这才是刚刚开
始，当有后续者接力推动。

初入琼岛，因为想早日融入
海南，阅读了不少地方文史资料，
后来和友人出版了《海南历代贬
官研究》一书。这对于从事影视
传媒教育的我来说，颇有点“不务
正业”，但是我更认为这是自己情
感投射的产物，体现了自己了解
海南、融入海南的心路历程。因
为这个缘故，《海南周刊》编辑和
我约稿，主要是写海南历史人
物。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成
为《海南周刊》的常客了，后来热
心的编辑干脆为我量身打造了一
个版块“宋元海南人物志”。如
今，“宋元海南人物志”已经维系
了好几年，先后推出六七十篇专
版文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有些读者还因此和我进行深入交
流探讨。同时，因为长年从事影
视传媒教育，我偶尔还客串《海南
周刊》影视版主笔，将自己最新的
观影心得和读者分享。这进一步
强化了“周一见”在我日常生活中
的地位。

十年，我见证了《海南周刊》的
成长，而《海南周刊》也让我完成
了阅读者、研究者、撰稿者三种角
色的统一。十年，对于人类历史
长河来说，如同沧海一粟，仅仅是
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一个人，对
于一份报纸来说，十年代表了一
种坚守，也代表了一个蝶变历
程。希望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
……《海南周刊》依然坚挺，依然青
春盎然，依然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一
汪魔幻的甘泉。

《海南周刊》10岁了，借这
个机会写下这些琐碎的文字，
谈一谈与《海南周刊》之间的故
事。

初识《海南周刊》，是因为
一位文字之交。这位朋友是一
位极有灵性的撰稿人，时尚、电
影、户外、探险均有所涉猎，文
字有文艺风，寂静而伤感，她的
文字有段时间常常出现在《海
南周刊》上。因为朋友的缘故，
所以常常浏览这份报纸，也了
解了《海南周刊》是海南报业集
团旗下一份定位于“新闻、新
知、新生活”的高端人文悦读读
物，与大名鼎鼎的《三联生活周
刊》有些相像。

2012年初，广西师大出版
社出版了我的一本小书，名字
叫《长衫旗袍里民国范儿》。《海
南日报》很快便在书评版刊发
了一篇推介文章，作者署名“小
文”，文章对拙作评价颇高：“透
过这些灵动、舒展、秀逸的文
字，我们触摸到了一个时代的
背影，一个有趣的民国。长衫
旗袍里的那些人和事，勾勒出
民国年间的斑斓风景，生动、诙
谐、情趣盎然，一个个电影短片
的次第回放，带我们走进了那
个并未远去的世界，那段余温
尚存的岁月。从这里可以品
人、可以明史、可以知事、可以
记言，正可谓亦史亦文亦故事，
宜读宜赏宜收藏。”

不久，我收到一封电邮，发
件人是《海南周刊》资深编辑
梁昆老师，而令人欣喜的是，
梁昆正是那篇书评的作者“小
文”。梁昆邀请我为《海南周
刊》写一些文化历史方面的稿
件，她在邮件中说：“通过您的
书我们得以了解民国名人的
诸多有趣往事，想约您给我们
写点有关民国文化名人的稿
件，我们有一个随笔专栏，另
外还有一些讲谭类的不定期
专题需要约稿。”

合作开始了。趣味、随意、
率真、智慧是我们的宗旨；鲜
活、坦然、阳光、温暖是文字的
特色。周刊在海南，我在东海，
遇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便写
一篇；写完交流一看，彼此大
笑，颇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快意，
真可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

记不清谁曾说过，人的一
生，童年有游戏，中年有经历，
晚年有回忆。其间自有许多变
化，但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没有
改变，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没有
改变，对人类情感的最初倾向
没有改变。这是什么？这就是
文化，也是我与《海南周刊》多
年愉快合作的惟一缘由。

近年来在《海南周刊》发表
了近200篇长长短短的文字，
第一篇是随笔《钱钟书的猫及
其他》，我记得非常清楚。1940
年代末期，钱钟书夫妇应邀回
到母校清华园，与大名鼎鼎的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邻，两家
各自养了一只猫，有时难免争
斗，爱猫如命的钱钟书便亲自
上阵帮忙。据钱钟书夫人杨绛
回忆，林徽因特别宝贝那只猫，
称其为一家人“爱的焦点”。杨
绛怕钟书打猫伤了两家和气，
便引用钱钟书自己的话劝他：

“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
要看主妇面了！（钱钟书小说
《猫》中的第一句话）”

这本是一件邻里琐事，但
巧合的是钱钟书曾经写过一篇
名为《猫》的短篇小说，主角“李
太太”是一名高朋满座的沙龙
女主人，客人中则有爱慕女主
人的诗人，政论家马用中，亲日
作家陆伯麟，作家曹世昌等各
色人物，钱钟书在小说中极尽
了讽刺挖苦之能事。于是人们
据此判定钱钟书此文是影射梁
氏夫妇以泄私愤，小说里的人
物也被一一对号入座。

其实人们误解了钱钟书，
我在这篇随笔中厘清了这件事
的来龙去脉。钱氏夫妇1949
年8月底到清华园，1952年秋
搬到新北大的中关园，“打猫事
件”肯定发生在这个时间段，而
《猫》却是在1946年1月之前完
成的，与“打猫事件”风马牛不
相及。

之所以在这里啰嗦了这么
多，是觉得随笔这种貌似随意
的文字也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有
用的知识点，让人们在休闲悦
读之余也能了解到一些东西，
这种效果既是作者的初衷，也
是媒体的追求。通过这些年的
接触，我深深感受到崇文敬史
是《海南周刊》的一种传统，也
是一种特色，在综合性报纸中，
能像《海南日报》这样，将文化
副刊办得既严肃又活泼，既有
可读性又有学术深度的，应属
凤毛麟角。

最后还是表达一下心中的
谢意吧。感谢《海南周刊》，感谢
周刊的编辑们，谢谢她们的关
注、激励和辛劳。这些年来，是
她们分享了我的痛苦与欢乐，我
的这些不成熟的文字里也倾注
了她们的心血与智慧。

我们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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